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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中的诗意，平凡中的希望
——赏析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




















































/ 名作欣赏 MASTERPIECES REVIEW/
也表现出内心善良的品质。但故事中的他更符合福斯
特《小说面面观》中的圆形人物，是具有立体而双向特
征的人物。在挑选丝巾时的忧郁以及找车票的情节，
看似波折的情节同样也是作者迟子建有意识地对自
己心中幻化的爱人形象的调侃以及捉弄。这不免会让
读者感受到别样的爱意。
《踏着月光的行板》这个吸引读者的题目却又有
着更深一层的独特含义。故事本身是讲的偏向于苦难
的挫折情节，抛弃结局以及两人美好的幻想，我们可以
得知两人最终是没有真正见面的，更不用说是性爱的
满足。对于两个务工的农村人来说，来回折腾又花掉
了许多钱，这在他们心中一定是极大的损失，由此可以
看出他们生活的苦难性。但是故事本身又是带有浪漫
主义的诗意化。《踏着月光的行板》在一定意义上暗含
的是一直奔波到月光出来的夜晚，反反复复地奔波后，
当事人仍旧欣赏月光欣赏景色以及几秒钟的相遇，这
本身就是极富有诗意的。“行板”一词原只用在音乐领
域，讲的是含有优雅情绪的稍缓的速度。这看似与故事
中急着想要相遇的夫妻二人截然相反，但仔细思考后，
不难发现这也正是迟子建想要告诉我们的事实。既然
是踏着月光的行板，那么仔细欣赏沿途的旅行，故事的
重点自然是在路上而非追求相遇的结果。这与主线故
事外看似多余的小偷事件以及囚犯事件又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他们都代表着人生道路中尽管有很多挫折，
也有很多的不平坦，但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不变，理想
信念永恒不变。
作者描绘的是最普通的农村务工人员的经历，这
是很多当代作家都会提及的选题。但唯独迟子建抛弃
了对烦恼的牢骚与对现实的不满，她用充满积极用意
的笔调向我们阐释她内心的真善美。当然故事中也不
可避免地带有现实的观点以及看法。例如故事中王锐
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一切都回答的尽善尽美，与现实
相矛盾，但这也恰好会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迟子建是当代女作家中富有个性并积极向上的
一位。她坚持认为“文学之死”以及“文学是垃圾”的命
题是伪命题，她自称因为写作使得自己的人生重新活
了过来。我们不难了解到她是一位真正对生活充满了
宽容、敬畏与感恩之心的人。她脚踏实地地试图在“生
活”的根基上建造自己的文学大厦，又始终贯彻“用小
人物说大历史”的创作理念，在作品中散发着最纯粹、
最自然的生命本色。她提倡小说语言要有个性，“一部
小说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语言的成色。小说语言如
果没有个性，缺乏表现力，就成了‘说明文’”。她的作品
中常用比喻、拟人的修辞，将生疏的抽象的事物形象
化，给无知无觉的事物，赋予人所有的七情六欲，使他
们在喜怒哀乐之中，变得鲜活生动、活灵活现，形象而
真实地显示了主体成熟的阵痛与艰难。如毕淑敏所说：
“读迟子建的时候，我总是看到莹莹白雪绿色的草莽和
一星扑朔迷离的殷红。无论她是写童年还是今日的都
市，这几种颜色总是像雾岚一般缠绕在字里行间。”这
使得她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茅盾文学奖等
多项文学大奖。
《踏着月光的行板》的林秀珊有属于自己的快乐，
那就是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握着话筒时能听到爱人的
喘息，即使旅途再漫长，她也始终拥有作者无法拥有的
慰藉。但作者并没有赋予林秀珊满意的结果，他们始终
没有相见，只是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每个人都会对像乐曲一样动人的《踏着月光的行
板》有自己的眷恋与喜爱之情。作为一个仍旧处于发展
状态中的人来说，就像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在不停地去
寻觅属于自己的一个定位。我们在宏观地了解了这个
世界的同时，也在做着与世界直面接触的而又不得不
做的工作。就像是网络极速发达的今天，我们依旧要常
常被迫接受去异地学习或者工作的现状，这让我们始
终处于一个旅程奔波的阶段。阅读到《踏着月光的行
板》，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我同样也是平民百姓，自己
同样也对像是乘火车一样的旅行深有同感。文中让湖
路站的小车站就像是人生中永恒存在的连接点，在那
里，总会有让自己记忆深刻的事情发生。尽管前年让湖
路站的车站已经消失，但它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是不会
动摇的。就像文中林秀珊与王锐的爱情故事。
我在想，迟子建在给小说写上最后一笔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羡慕林秀珊的。虽然她满口黄牙，像个蚂蚁
一样在城市艰难爬行，她不能随时给家人和爱人打一
个电话，不知道未来的道路究竟有多长，但至少，她在
踏上火车时有奔向目的地的快乐，在握着话筒时能听
到爱人的喘息，他们的遥远可以用时间来计算，旅途再
漫长，她也能看到等待她的那一团爱之火……而对于
作者，这团火已经熄灭，唯一可以慰藉的，是她在对笔
下人物的憧憬中得到些许安慰和满足。
可能，迟子建又是嫉妒林秀珊的，她只让他们在
火车相错的一瞬间看到对方一个模糊的身影，而没有
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相聚。因为，纵使他们错过 100 次，
也还有第 101 次的机会，而自己却没有可以触摸的机
会，只有对爱人深深的怀念。或者正如作者自序中所
言：“残缺，也许就是生活和艺术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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